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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

尘》（以下简称《救风尘》）的《梦华录》成功破圈进

入大众话语场。对于北宋风土人情的细节考古、

对于改编文本的对比分析，以及对于剧中人物价

值观所引爆的网络热点话题滔滔不绝，成为剧作

毁誉参半的诸多注脚。

《救风尘》为喜剧体裁、体量较小，现存原文

不过数千字。原本共四折，讲述歌女宋引章不顾

好姐妹赵盼儿的反对，嫁给官家子弟周舍后，婚

姻不幸，“朝打暮骂”，于是求助赵盼儿搭救。赵盼

儿买休不成，遂假意勾引、哄骗周舍写下休书。周

舍觉察被骗后状告赵盼儿，公堂之上赵盼儿巧舌

如簧、智斗周舍，终将宋引章救回。

赵盼儿的“引诱”与“智斗”是《救风尘》的精

华所在。当周舍提出，自己休妻是因为赵盼儿承

诺要嫁给自己时，赵盼儿干脆利落地承认确有此

诺，但是“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

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

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既然周

舍可以满口甜言蜜语、胡乱赌咒发誓，那么赵盼

儿为救宋引章撒谎也无可厚非。赵盼儿此举堪比

《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在法庭上利用契约漏洞、

主张“割一磅肉不能流一滴血”的急中生智，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展现了底层人民的机智善

良、重情重义。

《梦华录》讲述的是三个“汴漂”姐妹创业的

故事。从“新手村”钱塘到第一个关卡节点华亭

县，打败周舍后的三姐妹决心走向东京汴梁，开

始新的人生。第6集之后，《梦华录》才真正展现

其剧名背后的繁花似锦。靖康二年，曾任京官的

孟元老南渡避祸，感怀早年间汴梁的市井民风，

遂作《东京梦华录》以记。其间对于城中街巷坊

市、店铺商行、招牌货品的描写细腻入微，堪比当

下的“网红打卡”笔记。不论是“半遮面茶坊”还是

永安楼，三位“北宋合伙人”的门店都仿佛矗立于

汴梁繁华间，见证着白手起家的创业情谊。

不难看出，从《救风尘》到《梦华录》，叙事的

改编借鉴主要集中于前半部分，且因为后半部分

的加入显得形似神非。披着古装偶像剧的外壳，

《梦华录》美轮美奂之下包裹着的，是当代女青年

对人生可能性的勇敢探索。颇有意味的是，《救风

尘》中的姐妹花皆是汴梁人士，宋引章嫁给周舍

后才跟他离京去往郑州生活；而《梦华录》中的赵

盼儿甫一出场就被定性为“乡野村妇”，在皇城司

指挥使顾千帆的帮助下，才能从钱塘小镇走向

“居大不易”的京城。对未来的无限畅想、对“人往

高处走”的深以为然、对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坚

定信念，是赵盼儿在汴梁生根发叶的内在动力，

也是无数在通勤车上戴着耳机用手机看剧的“打

工人”们最真实的渴望。

既然赵盼儿能够在钱塘开茶楼、在邓州买

地，宋引章更是“一曲红绡不知数”，是什么让她

们下定决心“靠自己的本事留在东京”？相比而

言，宋引章的个人追求更加清晰：一面好好练琴，

成为东京第一琵琶手；一面努力找机会，想方设

法“脱籍归良”。当一定的经济回报无法自我满

足，努力工作的成就感何以体现？无论是通过嫁

人或者求人，宋引章都没能解决身份问题；但在

东京汴梁的摸爬滚打中，她逐渐理解了工作对于

生活的意义。琵琶弹到最好能有什么用？对于宋

引章而言，努力工作终将收获自己所渴望的身份

提升，而这恰恰是婚姻未必能给予她的。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从樊胜美到王漫妮，从苏筱到

宋引章，勤奋刻苦和“恋爱脑”未必互斥，但会在

博弈中悄然布局。

《梦华录》中的赵盼儿则隐晦套用了多个传统

戏曲主人公：因父亲战场获罪没入乐籍大有梁红

玉的身影，为《夜宴图》与权贵争斗又仿佛是谭记

儿，被高中探花、攀附皇亲的情郎欧阳旭退婚则恰

似《铡美案》中的秦香莲、《琵琶记》里的赵五娘。集

童年阴影、遇人不淑、误入阴谋和步步高升为一体

的赵盼儿也因为杂糅了婚配戏和公案戏角色设

定，摇身成为京城政坛不可或缺的局中人。

在《救风尘》中，赵盼儿宋引章都是汴梁最普

通的歌女。宋引章自幼在汴梁长大，与寡母相依

为命，与洛阳来的穷书生安秀实有婚约，有个八

拜之交的姐姐赵盼儿。宋母在同意周宋二人婚事

之后，还要“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办个简单酒

席。这些琐碎细节彰显着底层劳动人民的平凡生

活。然而《梦华录》中的赵盼儿却是官家子弟，因

父获罪罚没入乐籍。因为是落难的大小姐，所以

能够一眼看出《夜宴图》的珍贵，能够在公堂之上

援引律法质问堂官，能够在酒行商会抵制女性贩

酒时对周朝女酒掌故信手拈来……也因为曾被

官家罚没，对于身份的焦虑与无助才无法通过个

人奋斗或婚姻解决。在《梦华录》里，赵盼儿从来

不是寻常茶坊娘子，她的际遇早已与国运交织：

皇后与清流的明争暗斗迫使她一步步从钱塘走

向东京汴梁、成为人群焦点，甚至参与到朝堂的

波诡云谲。永安楼的苏合郁金酒名满京华，最终

却需要官家说“好”才算圆满。在安居乐业的基础

上，如果能够参与国家叙事，为国尽忠乃至勤王

保驾，都是赵盼儿所乐见的，虽然《救风尘》中的

她并不这样想。

诚然，古偶剧对于“仙气”和“唯美”的渴求本

身与女性自主创业的叙事内容就有些许矛盾，但

剧中角色造型和场景细节的推敲都可圈可点。案

板上小巧精致的果子炊饼，摇着扇子做沙冰的手

忙脚乱，还有几个女孩子在后院晾晒衣服又被风

吹跑的春意迟迟……各类生活场景的重章复唱

仿佛那些年宿舍楼下、办公室中甜美回忆的北宋

版本，歌颂着青春对生活的勇气，纯真年代最干

净的朋友情谊。当每一个当代青年在荧屏前看见

了自己，被遮蔽的无疑是千年前的民生百计。从

钱塘小镇的竹筏到东京街头的蹴鞠，《梦华录》的

生活场景本质上依然是展示而非白描，是对于

“一睹汴梁风土人情”的全力满足。

关于女性的视角未必就是女性视角，如果所

有人都希望赵盼儿从茶坊老板做起，凭自己的努

力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赵盼儿愿意表演，虽

然《救风尘》中的她并不这样想。回到关汉卿笔

下，赵盼儿是个充满现实感的人。没有标签化的

“人间清醒”抑或“恋爱脑”，她对感情和婚姻的理

解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她不想独身一人，然而“咱

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听的道谁揭债、谁买

休”，姐妹们的遭遇使她望而却步；她也不想随便

将就，因为“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

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她一

早不看好周宋二人婚事，猜准了“娶到他家里，多

无半载周年相弃掷”；但是酒后抒怀时，也知道

“惯曾为旅偏怜客，自己贪杯惜醉人”，救风尘就

是救自己。时过境迁，《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虽然

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却因为没有什么贵重身世

或奇幻冒险，难以担纲类型化的影视剧作女主

角。对于体裁的适应和当代社会文化的迎合，或

许是《梦华录》改编角色性格经历的一大动因。

由于中国传统戏曲单本篇幅有限，且存在

“场上”与“案头”两个部分，导致戏曲改编剧作一

直受到极大考验。在戏曲改编的影视剧作中，除

了戏曲电视剧如黄梅戏《女驸马》基本复刻了传

统戏曲的故事情节和台词唱腔之外，大多数都通

过化用故事的方式体现原作。有些通过拼接、集

锦的方式选取多个经典戏曲加以串联，如《救风

尘》曾在2002年的电视剧《爱情宝典》中作为一

个章节出现。另一些则通过填充细节撑起长度，

将全本戏曲融会贯通。尤其是《薛平贵与王宝钏》

《白娘子》《女驸马》等曾多次被翻拍改编的传统

戏曲，都存在着人物关系复杂多元、故事时间跨

度较长、戏曲全本有多折经典桥段等特点。例如

脱胎于传奇故事的“杨家将”系列本就有《穆柯

寨》《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金沙

滩》《天门阵》等多目戏曲闻名，将其串联，亦有获

得长度适宜、内容丰富的影视作品的可能。

仅就原作而言，《救风尘》故事过于短小精

湛，并不适合改编连续剧体裁的文本。《梦华录》

的“续写”尝试，为传统戏曲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

思路。通过对于原著人物关系的沿用或化用，建

立符合当代语境和体量的全新故事。或许可以兼

顾传统戏曲的弘扬和类型化制作的工业经验，让

传统戏曲焕发时代生机。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争 鸣

““救风尘救风尘””之后怎么办之后怎么办
□□杨歆迪杨歆迪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周年2525

在举国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里，很高兴从央视一套观看了

27集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这是一部香港与内地合作的、小中见大的具

有道地“港味”的精品力作，是一曲香港“回归”的平民史诗和炽热颂歌。

与此前以香港地域为叙述对象的电视剧如《紫金勋章》《廉政行动》等不

同，该剧聚焦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不再是功勋卓著的英雄或反腐斗士，而是近

30年来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后的十几位平民（包括内陆佛山寻夫定居于港的）；

其表现空间和场域也并非高楼大厦或豪华宾馆，而是百姓出入、三教九流会聚

的先叫“好兄弟”后名“喜欢你”的茶餐厅和“GlVE ME SlX”的友谊天地。题

材和人物固然是重要的，而又并非是决定一切的。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在高

明的作家艺术家那里，可以开掘出深邃的主题和时代主旋律，但在平庸的作家

艺术家那里也可能表现得公式化概念化，以至浪费了创作资源；相反，看似寻

常的平民生活场景和“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在高明的作家艺术家那里，却能

揭示出宏大的时代主题，塑造出人性丰满的各色人物形象。

《狮子山下的故事》正是如此。编剧导演显然是学习借鉴了老舍先生的经

典话剧《茶馆》的成功创作经验，从一家“茶馆”里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在三幕

戏中不同年代的言谈举止，勾勒出晚清至民国初几十年的时代风云和中华民

族的精神历程；如今主要聚焦在“茶餐厅”中并无血缘的李高山、罗一同、劳金

这三位兄弟合伙人及其亲属两代人的心灵轨迹，不仅讲述了精彩地道的香港

故事，抒发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更唱响了一曲香港回归祖国深情激越的嘹

亮颂歌。

《狮子山下的故事》十分注重把宏大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统统推向后景，在叙述故事、刻画人

物时往往点到为止，自然流露出在“回归”的时代洪流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轨迹。全剧开篇，

梁欢携女儿李友好获准签证到香港与在港定居的丈夫李高山（“好兄弟”茶餐厅合伙人之一）团

聚，适逢《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新闻发布，内陆长大的梁欢开心落泪，庆幸香港1997年终将回

归祖国怀抱，而在香港生活长大的茜美、建华等却疑虑重重，担心香港和自己的前景与未来。这

便开门见山地展露出不同人物在“回归”上的不同心态，由小见大，赋予了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沧桑

感。李高山带梁欢去观夜景，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夫妻感叹：“看看夜景，看看那些船来来去去，

就好像有很多人带着很多希望一样，真的很有生命力。”“只要你肯做出努力，这里的万家灯火，总

有一盏是属于我们的家。”这就给全剧女主角梁欢的精神气质、人格素养、家国情怀的起点奠定下

了基调。

《狮子山下的故事》真实、质朴、生动、感人。梁欢赴港不久，丈夫李高山便在第三集中到金行

为行将出生的儿子买礼品遇劫被刺身亡。她坚强直面人生，“要守住亡夫的茶餐厅”。股份纷争、

店铺租赁、兄弟情谊、中西餐厨艺研学、一双儿女的抚养……摆在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都需要她

以中华民族杰出女性的坚韧不拔去从容应对。剧中的梁欢形象，既非高大完美、无坚不摧的女强

人，也非忍辱负重、见难思退的弱女人，而是一位直面人生、不断进取、开拓未来的平凡女性。此

外，李高山的诚实、仗义、担当、敦厚，“老叉烧”劳金的嗜赌成性但人性不灭，终能洗心革面、痛改

前非，罗一同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乐天知命，“社会人”大富贵的外横内敛，善心未泯，行侠仗

义，以及“二代人”李友好、李友用、罗梓良、罗梓康、劳永逸、劳永安等继承父业精进、追求爱情真

挚，都在剧中被塑造得个性迥异、特色鲜明。剧中的主要人物塑造，较好摒弃了过去长期制约我

们的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而代之以整体把握，较好表现出人物

精神演进的轨迹和人性深度。

《狮子山下的故事》对时代氛围和香港环境的艺术营造，可谓制作精良，值得称道。那“茶餐

厅”的布局、桌椅板凳的成色、马路市场的景观，乃至细微到一个个小小的道具以及各色人等的衣

着服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香港味。而所有这一切，又并非靠大投入、大事件、大场面和强刺

激、强情节、生死劫来实现，却依然在弥漫着香港味的文化氛围中，强烈表现出活跃其间的香港人

浸透骨髓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心。这正是《狮子山下的故事》的独到之处。

（作者系中央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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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曾任北京人艺

专职编剧的何冀平为香港话剧团创作了其任

职后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德龄与慈禧》，自1989

年离开北京人艺之后，再一次以话剧编剧的身

份回归了她最热爱的舞台。从上世纪90年代

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新白娘子传奇》《香

港故事》，到新世纪以来的《龙门飞甲》《投名

状》《明月几时有》《邪不压正》《决胜时刻》等影

视作品，创作类型横跨“五界”、创作风格多元

多变的何冀平在香港、内地两种文化的滋养浸

润下，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在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何冀平接受了

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 者：上世纪 80 年代末，您离开北京定

居香港，从一名话剧编剧转行从事影视剧创

作，凭借《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等作品

在华语影视界蹚出了一条新路。香港的文化

土壤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何冀平：上世纪80年代末我来到香港，一

开始从事的就是影视编剧工作。第一部作品

是与香港导演徐克合作的《新龙门客栈》。这

次合作得益于1992年北京人艺话剧《天下第一

楼》的来港演出，演出在香港文化中心引起轰

动，直到看过演出的徐克导演连夜来找我，我

编剧的《天下第一楼》自此替我在一个陌生的

领域里开辟出一条新路，也让我感到真正的艺

术是无界的。

与徐克的合作是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电

影制作方式。《新龙门客栈》的故事对我来说很

特别，此前我从没写过电影剧本，也没写过武

侠，但我去过西北，在陕西插过队，西北的那种

环境在我脑海中印象极深。在跟导演聊剧本

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部武侠片，放在中国西

部的环境背景下，会不同以往，别具一格。于

是，我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到了大漠荒沙，也是

从这部影片起，改变了香港武侠电影的“绿水

青山”，拍出了一部有着全新气象的香港武侠

片。这次合作也让我感到，香港是一个知人善

任、很讲究实际也很重实践的地方。电影获得

成功后，很快我就迎来各种纷至沓来的商业

“订单”。

在初到香港的这8年，与身份的转变相比，

我最大的转变是观念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

末，我在香港看到了少有接触的西方电影、戏

剧，同时，香港高昂的楼价、金融风暴的冲击、

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些使我的创作观念开始发

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转变使我后来的作品

有了不同的构想与“语境”。我体会到，香港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有中有西有古有

今，这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的，香港人打不

垮、“打不死”、不服输的精神就发生在我身边，

这些后来也都出现在我的创作中，赋予我作品

中的主人公。

记 者：1997年您受邀加入了香港话剧团

并创作完成了话剧《德龄与慈禧》，这部戏奠定

了您在香港文艺界的影响力。从1988年的《天

下第一楼》到 1997 年的《德龄与慈禧》，您创作

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何冀平：我在香港的头8年做影视剧编剧，

直到1997年才受到香港话剧团的邀请，因为就

在这一年他们开始意识到，香港回归将使香港

的艺术走出一条新路。我成为剧团签约的驻

团编剧，意味着以后每年都必须拿出一个可供

排练、公演的大剧场话剧。于是，1997年剧团

在做下一年演出计划时，我提出了创作《德龄

与慈禧》的构想。用话剧的形式展现这段“清

史”，是我早在人艺写《天下第一楼》之前就有

的一个念头，我想写的这两位女性，一位是帝

国的执政者，一位是留学归来的17岁少女，一

中一西、一老一少，只有当我在香港亲身感受

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后，我

才真正找到了这部作品创作的“中心点”。后

来在这部剧的演出说明书上我曾这样写道：

“希望德龄能像一股春风吹进重门深锁的紫禁

城。”创作“德龄和慈禧”这样曾经的历史故

事，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束缚，

推翻历史的成案，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具体

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重新演绎我

心中的故事。我用这种独特的感受来写历史，

写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部

戏的成功，体现的是剧作家的戏剧观与人生

观。从《天下第一楼》到《德龄与慈禧》，我的

历史观开拓了，创作中的剧情设置、人物铺排

等编剧技法虽然大同小异，但是观念的变化形

成了新的作品，使历史作品超越历史，造就人

物的超脱与个性化，这种视野和创作的开拓，

可以说是香港文化赋予我的。

记 者：新世纪以来，内地与香港在文化

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大大增强，您与两

地知名艺术家合作创作了许多口碑和票房

双赢之作，您如何看待香港这 20 年来的文化

发展？

何冀平：我从1989年来到香港至今已33

年了。当年我离开北京时，曾有人说，“一个离

开了自己乡土文化的作家，她还可以做些什么

呢？”令我没想到的是，这30多年来我会在一个

原本是异乡的陌生土壤上，吸收丰富的文化，

并将其与我本身积淀的文化融为一体，形成我

的创作风格，并以作品的形式反馈给观众，使

我同观众一起来分享我的生命体验，这就是我

做编剧所获得的最大享受。我真实地生活在

香港，香港也成为我作为一名剧作家深扎的艺

术土壤和文化环境。我深深感到，我的生活和

创作与香港的兴衰和香港的文化息息相关。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但是比起

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文化的重视还不够。比如

香港三大院团中乐团、舞蹈团和话剧团都由政

府出资支持，但对这些院团的创作、演出却缺

少必要的统筹、引领，以至香港的一些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里。香港电影由于

各种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衰落。中央

制定一系列政策，使香港加强跟内地的合作，

是香港文化艺术谋求发展的大趋势，两地合拍

片给了香港电影一条“重生之路”，吸引许多香

港从业者到内地工作。电影是昂贵的艺术，如

果没有足够的人财物力的支持是拍不出好作

品的，香港电影界对此感受非常深切。合作令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梦想成为现实。香港背靠

祖国，无论从生活、经济到文化，都和祖国紧紧

联系在一起，国家强，香港才能强，这是25年来

香港人感同身受的共识。

记 者：多年来无论写什么题材，当代性

和创新性都是您一直坚持的创作取向，在您看

来，如何保持创作上的敏锐与长久的创作力?未

来如何进一步讲好香港故事，您对两地的青年

编剧有哪些建议？

何冀平：回顾前半生，命运安排我做过农

民、工人，做过北京人艺话剧殿堂里的编剧，也

任职香港话剧团编剧，与多位华语电影界、戏

剧界知名导演合作，生活给了我积累，工作给

了我经验，熟悉内地和香港两地生活和文化，

成为我的长处。在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

剧、戏曲各种类型的创作中，我把社会需要和

人生思考，也把自己“带进”作品，我的经历和

两地的生活，使我沉深不敢轻浮，逆境中不曾

倒下，这一切形成我的风格，融入作品带给观

众，承担起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

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好多年轻的

作家、编剧也开始登上了他们的舞台，我曾

为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的

学生讲课，我说，创作没有捷径，没有经过

生活锤炼的年轻人，难以成为好的编剧。做

编剧这一行，就是要用文字讲好故事，不同

的是我们的文字要体现在银幕和舞台上，这

种体现更立体、更有感染力，要想保证你创

作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获得观众的认可，最根

本的一点就是眼界要高，不可以轻易“放

过”自己。叔本华说，作家可以做流星、行

星也可以做恒星，要想做恒星，就必须得有

“恒心”。既然把一生投身于编剧这个职业，

就要有准备走一条不断挑战自己、更新自己

的路，对我来说，这是命运给予我的，也是

内地、香港两地文化赋予我的使命，能在有

生之年去完成它，也就无愧此生。

两地文化给了我创作的滋养两地文化给了我创作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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